
□王淏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而时间就像夕阳下的影子，慢
慢地拉长了这种怀念……

早就听父亲说在扎赉特旗新林镇山林村，有个多年
不曾谋面的表姐，也就是我的姑姑。那还是20多年前父
亲在县城工作时见过姑姑一面，后来父亲到省城
工作了，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去过姑姑家，再后来
父亲听说姑姑和姑父相继离世了。也许是惋惜
或是遗憾，我能看得出父亲的心痛和自责。

春节前的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他有一个
强烈的愿望：就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要回老
家看看他表姐的后代，去那个遥远的山林村，寻
找亲人生活过的足迹。

于是我们驱车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全程
1400余公里一路向北，直奔父亲的老家。汽车
山一程水一程行驶两天后，终于在一个干净整
洁的农村小院儿停下来，我们到了！

山林村坐落在大兴安岭南麓向松嫩平原过
渡的浅山丘陵地带。小村庄不大，稀稀拉拉的农
户人家依山势的走向而居，风景秀丽、宁静祥和。

此时，父亲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外甥，已经早
早地等在大门口。父亲急忙下车走近他，可他
却因为陌生而显得有些局促，只是小心翼翼地
握了握父亲的手指尖儿，没有说出一句话。但
我清晰地看到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而父亲也
没有控制自己的乡愁任凭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这一刻，我再一次懂得了血浓于水的意义。

地域的故乡安放身体，精神的故乡安放灵
魂。

是啊，父亲离开老家多年，躯体已游离了故
土，乡村的气息早已随风消逝。但亲情的力量
驱使他跨越千山万水只为这一刻温暖的相逢。
记得父亲总是自责地对我说起这些年他疏远了
与亲人的心距，遗忘了与故乡约定。

如今，父亲的双脚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是这里早已物是人非，生他养他的小村庄也
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山村的巨变让山里人的思想和
理念也融入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

父亲的外甥，我的表哥是一个憨厚朴实又非常能
干的农民，他除了耕种地里的庄稼以外，自己还开办了
一个农机具修配厂，从设计、维修到简易农机具制造他
样样全能。这些年得益于党的助农、富农政策，他每年
的农业和副业收入接近20万元，庄户人的小日子过得
殷实幸福。两年前过门儿的儿媳妇，去年又给这个幸

福的家庭添了个孙子！真可谓红红火火、人丁兴旺。
表哥的儿子叫卢忠才，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
人，他发现村里买汽车的农户越来越多，就瞅准了这个
商机，在村子里投资办起了汽车修理厂，人热情、技术
好，修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和父辈相比他虽
然也有一些传承，但他更多的是融入了现代的理念，是
新农村里新一代的新农民。

自打我们进屋落座，全家人就一直在厨房
里忙活，那股子认亲的劲头儿，着实让我心里暖
烘烘的。一会儿的功夫，一大桌子“老家味道”
的香气就飘满屋子，粮食育肥的“猪肉炖粉条”、
散养的“小鸡炖蘑菇”，还有庄户人自己熬制的
猪皮冻……久违的东北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应
有尽有。

亲人相聚的家宴开始了，大家一致让一家
之主说两句，可是表哥紧张得满脸通红，就憋出
一句话：“今天就是提前过年啦！”哈哈哈，一阵
爽朗的笑声飞出农家小院。

席间，父亲聊到了她的表姐和姐夫，表哥说
他爹妈已经去世20多年了，说到这儿他哭了。
他说：“妈走了，爹一病不起，就在妈离开后的第
21天，爹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感
慨：“生同枕，死共眠”难道这就是表姐与姐夫
的爱情吗？

据父亲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表姐
嫁给了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人。他模糊的记忆
中，还能够想起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的相框，那里
面有张一身戎装的军人照片，后来得知这个人
就是表姐的丈夫。1961年2月，当时在扎赉特
旗五家户乡当教师的表姐，千里迢迢来到呼和
浩特市，和姐夫在部队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

聊到这儿，表哥从柜子里掏出两枚褪色泛
黄的军功章，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

1963年 1月，父亲的表姐夫从部队退役，
他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坚定地选择了回老
家山林村当了农民……

饭后，我陪父亲走在山林村的山路上，他凝
视着远方，似乎在努力地寻找故乡的印记，追忆

故乡亲人生活的足迹……
此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内心瞬间涌动一股热流，

我知道这是父亲原始情感的回归和对乡愁情怀的抚慰，
我更知道，父亲这颗亲情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老家那
片养育他的土地，生长在未来岁月年轮的时光里。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想起了那首歌：我吹过你吹过
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
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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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平

我所在的城市海拉
尔，与呼伦贝尔大草原
无缝对接，到了夏日，大
地上那一派葱茏之中，
忽然栖落了一层粉白色
的亮晶晶的小蝴蝶，人
们站在高层住宅的阳台
上举目一望，就知道那
是野韭菜花开了。野韭
菜花盛开，意味野韭菜
的成熟，也意味着野韭
菜多汁的季节结束了，
想享用鲜嫩的野韭菜叶
做馅的包子，只能等到
下一年了。野韭菜开花
的时段，在北纬 47 度到
北纬 53 度区域的短暂
无霜期里转瞬即逝，每
每让人心生寂寥，秋从
此快步来临。

在草原上，野韭菜
喜欢每一寸土地，朝阳
的草原，背阴的湿地，灌
木丛中，落叶林下，它都
可以落地生根，而且年
年岁岁花相似，一时间
铺天盖地。我想，同是
百合科葱属植物，野韭
菜和我们经常食用的家
种韭菜应该同源，不知
道是何年何月何因，基
因漂移，如草原上的女
儿远嫁，一代又一代的
分离演替，使它们即使
再 一 次 驻 足 母 亲 的 大
地，到底还是失去了记
忆中的那首童谣。野韭
菜和家种韭菜不仅外形
相似，气味相似，开花相
似，就连土里的根茎也
是大同小异，但是骨子
里 营 养 含 量 的 落 差 颇
大，按蛋白质和矿物质
论，移居围栏和大棚之
中的家种韭菜和它那生
于荒野的姐妹比起来十分逊色。外地人
第一次见到野韭菜，会觉得野韭菜并无出
类拔萃之处，可是吃上一口野韭菜馅包
子，立马会拍案称奇。海拉尔人春天的餐
桌上，野韭菜嫩叶创造出花样繁多的美
食，到了初秋的早市儿上，野韭菜花便开
始独占鳌头，芳香四溢的野韭菜花酱可以
穿越隆冬寒月，到第二年，乃至三年五年
以后，鲜美滋味依然不衰。

呼伦贝尔人吃野韭菜和野韭菜花的
历史由来已久。一位荷兰行者，记录了十
七世纪初海拉尔一带的原生态景象：“绿
草连天，没有一寸裸露的土地，碧水回环，
人马在密布的草和灌木丛中前行，宿营
时，狐狸和鸟儿在身边跳动，黄羊、熊、驼
鹿和狼时隐时现……”海拉尔所在的草
原 ，可 谓 百 代 千 年 的 大 野 秘 境 ，万 类 家
园。牧人的许多生存经验，都来自身边的
大地生灵。在狩猎民族走下高高的大兴
安岭，演变为游牧民族的漫长过程中，他
们睁大了眼睛，观察着草原上的一切——
暴风雪、沼泽、旱灾、夏季霜冻、动物的智
慧……为什么羊喜欢在野韭菜繁茂的地
方流连？为什么吃野韭菜长大的羊其肉
格外香？为什么长野韭菜的地方空气清
新、蚊虫很少？

或许，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也
可能是一个阳光透明的晌午，牧人刚刚把
羊赶到河边，不能给孩子足够奶水的妻子
正满心焦虑。他们在草甸湿地的边缘徘
徊，在林间的草地上枯坐，恰好看到羊儿
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野韭菜，那浓绿色的
汁水，连成一条线，滴滴答答地流下来的
样子，令他们下意识地薅了几根野韭菜，
放进自己的嘴里嚼了起来。起初，辣味满
口，稍候，竟然有暗香四溢，更难得的是，
野韭菜油汪汪的汁水还带着微微的甜。
于是，他们把野韭菜带回了蒙古包。可想
而知，当野韭菜遇到了食盐，前所未有的
滋味便如梦如幻地在人类的口腔里起舞
了——辛辣隐退，药香骤变——氯化钠就
像煎锅里的底油，将野韭菜蕴含的蛋白
质、植物脂肪、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
质、碳水化合物等通通唤醒，接着又将它
们合成为各种氨基酸盐，使咸味和鲜味爆
香重组并陡然升华，一时间餐桌的况味全
新，如此，草原的美食史开启了崭新的页
面。

缓慢的游牧生活，不是一日长于百
年，而是百年犹如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风霜雨雪，野马苍
狼。在这里，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仅有的参
照物和导航仪，而文明的每一个步伐注定
来自偶然或者外力的冲撞。正如石器和铁
器之间漫长的岁月，野韭菜和食盐融合之
后过了很久很久，抑或远征的途中，士兵们
垒石为灶，佐以咸盐烤肉的时候，把野韭菜
也掺杂了进来；抑或某一个老祖母偶然把
腌制的野韭菜和原味的手把羊肉，一起端
到了蒙古包的客人的面前。总之，没有什
么试验或者开发，完全是一不留神，造成了
羊肉、盐、野韭菜天造地设一般的绝配，从
此盐与肉的单挑历史结束了，游牧人的饮
食中有了荤素搭配的复调。

而人们对野韭菜花的凝眸，应该是始
于秋日微霜时节的事情。羊散漫地在中
午的阳光下觅食，它们似乎对满地熟透的
牧草失去了兴趣，径直地往前
移动着，追寻着什么。牧人望
去，漫山一片皎洁的花海，羊儿
用牙齿咬断一株株野韭菜的苔
茎，把野韭菜枝头的花朵吞进
嘴里，贪恋地咽下去。如果说

牧人早已经知道，入冬前
牲畜喜欢吃打籽儿的牧
草 ，是 为 了 抓 膘 抵 御 严
寒，那么眼前的一幕又一
次提醒了它们，野韭菜花
或许比野韭菜的茎叶具
有更丰富的营养，或许可
以和人类一起抵御严寒。

从野韭菜到野韭菜
花酱，应该又相隔了许多
春秋冬夏。海拉尔河在

《辽史》中写作“海勒儿”，
就是榆树的意思。一位
散文家写道：榆树耐寒，
喜湿，属高海拔植物。海
拉尔地处低温的蒙古高
原，河两岸长着大片的榆
树林子，榆叶沉郁，风中，
就像一匹匹黑马耸动着
鬃毛。那刚刚绽放出来
的榆树钱儿，一团团逐队
成 球 ，遮 掩 了 宽 阔 的 河
床，融入碧蓝色的远天。
无疑，这种叙述仅仅体现
了俯瞰的视角，而只有逐
水草而游牧的民族，才会
和牛马羊一样凝视铺展
在草平面上的植物，并发
现每种植物对于游牧生
活的重要性。到长野韭
菜的地方去吧，那里才是
牧人和牛马羊的长生之
地，榆岭挡风，河谷幽静，
碧水回环，大野芳菲，没
有蚊虫之害，秋天里野韭
菜花犹如天上的白云铺
展在草尖上，牛马羊吃也
吃不完。没有什么比胃
肠和肌体的经验更有力
量，我们可以想象那次顿
悟 的 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
——牧民们赶着畜群闻
风而来，羊群、马群、牛群
和蒙古包，不断向长满野
韭菜的河畔云集，从而草
原人畜两旺，繁衍永续，
这 里 渐 渐 有 了 城 的 雏
形。生态决定历史，也决

定文化，正是生态这个博大而洁净的有机
体，令人类与植物、流水、大地、动物相栖
而生，相辅而长。就这样，长满野韭菜的
地方成为传奇，后来，以“海拉尔”三个汉
字，书写为地名了，而有关榆树的称谓就
此成为历史典籍中的一页。

光阴荏苒，数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
一入秋就开始采集野韭菜花，洗净剁碎，
加以食盐做成野韭菜花酱。如此，即使是
在草原千里冰封的季节，人们也可以避免
只有红食白食的单调餐饮，在鲜润的红肉
上 ，看 见 一 抹 绿 色 ，吃 到 夏 日 的 芳 香 辛
辣。野韭菜花酱就这样成为蒙古包里不
可或缺的佐餐佳肴。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海拉尔人，我对
野韭菜花酱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世界就布满了野
韭菜花酱的香气。当时的海拉尔肉联厂，
每到中午，厂子的大食堂就沸腾了，穿着
工作服的职工汇聚于此，排长队打饭，然
后围坐到一个个圆桌上进餐。因为工作
忙，父母总是来得晚。我放学早，便被父
母派到大食堂排队。职工食堂的伙食很
实惠，虽然主食永远是高粱米干饭，鲜有
大米白面，但是所有的菜都以牛羊肉下脚
料和下水为主。我兜里揣着厂里食堂制
作的饭票，每天排队打全家的饭菜，每一
次都要和卖饭的叔叔说，要韭菜花，这是
我妈特意嘱咐我的。

野韭菜花酱是羊肉的魂儿，这句话是
崔银秀大姐和我说的。银秀大姐初中毕
业，16 岁就懵懵懂懂地上了火车，来到了
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接她的是漫天的雪
花。她在阿妈和阿爸的蒙古包吃的第一
顿饭是黄油拌小米粥。后来阿爸给她煮
羊肉，软软糯糯的，才割给银秀吃。阿妈
掏出一小瓶野韭菜花酱，银秀一试，辣香
辣香的，阿妈说不要咽，随即递过来一块
羊肉，说一起嚼看看……银秀大姐说，这
一嚼不得了，羊肉突然变了味似的，越嚼
越香，把我肚子里的馋虫都给叫了出来。

银秀大姐就这样成了阿妈和阿爸的女
儿，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女儿。回到上
海以后，她每年都在夏季重返第二故乡呼
伦贝尔，一直到采完野韭菜花才回上海。

野韭菜是羊肉的魂儿。正是这句话
让我从一次聚会中的交谈开始，和银秀大
姐成为好友。我们都认为在吃羊肉的时
候，将海鲜汁、腐乳、芝麻酱、芝麻油、胡麻
油、香菇酱、葱末、芫荽等，和野韭菜花五
味杂陈地调成一团，甚至在做野韭菜花酱
的时候，往里面加什么苹果丁、梨丁、核桃
仁之类，这都消灭了野韭菜花本身的鲜
美。说一千道一万，单纯地用野韭菜花酱
配羊肉，那是老天的安排。

入秋了，野韭菜花成为大地的主角，
采野韭菜花、腌制野韭菜花酱的全民大生
产开始了，海拉尔的酒店餐馆以及平常人
家全都忙碌了起来。你就看从早市里出
来的人群吧，谁的手里要是没有一袋野韭
菜花，那是挺奇怪的事儿。城市里所有快
递的发货点，都堆积一箱箱准备发往四面
八方的野韭菜花酱。

跟 着 银 秀 姐 姐 去 草 原 上 采 野 韭 菜
花，她告诉我，只能采已经盛开的野韭菜
花，那些没有绽放野韭菜花的蓓蕾，还不
成熟，没结籽，所以没有香味，要留下来

让它长几天，长熟了，正好
下霜了，人也不来采了，恰
好 给 牛 羊 抓 膘 ，这 是 老 天
安排好的事情……我感觉
自己正在一位草原阿妈的
身旁。

□吕成玉

春联彤彤
你一路走来，栉沐风霜雨雪，冀望祺祥吉庆。文

脉衍生赓续，内涵日臻丰盈。从驱邪避恶的滥觞，至
五谷丰登的鸿祯；从财运亨通的渴望，到家兴族旺的
憧憬；从阖家安康的祈禳，迄国运昌隆的复兴……鲜
红的脸膛缀满了岁月的风尘，颀长的身躯浸透了古老
的睿智和久远的文明。

时光走进腊月，年味如潮水般汹涌。置办年货、
购买新衣，选择年画、挑选华灯，摩肩的喧闹沸腾着大
小商城；宰年猪、蒸年糕、扫居室、祭灶膛，忙碌的身影
穿梭于万家门庭。你将365天的祝福，在寒天岁杪凝
练驰骋。每一幅春联就是一朵迎春花，盛开在大街小
巷、街衢乡村；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枚吉祥符，跃动在黄
土高原、山陬海滨。喜庆、喜讯、喜逢，春光、春雨、春
风……春意联袂着五更和双岁，春潮激荡着华夏的繁
茂神经，春天轩邈着巍巍山岳、迤迤河流、芃芃良田、
囷囷鸽哨、谡谡雄风……

在浓酽黏稠的年味里，所有的欣喜款款展露，所
有的兴奋袅袅升腾；所有的祝福悄悄物化，所有的期
盼徐徐结晶。你像两面鲜红的旗帜，独树正月，托举
着红灯笼、红气球、红福字，铺天盖地，光耀亁坤……
这炫目的红，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无数个轮回，你繁
复着亘古的姿势，虔诚地用颜筋柳骨守望门户，用氲
氲紫气引领福祉不断攀升。

你恪尽职守，新旧分明。无论是熠熠冬阳，还是
凛凛朔风，准时将崭新的标签拓印在新年的门槛，在
年复一年中执念祥和，从春夏秋冬中收获丰稔，于美
好祝福中凝聚心力，强硕精神。

窗花盈盈
红彤彤的笑靥，在窗口绽放，用晶莹剔透的构思，

精雕镂刻的工艺，丰富多彩的图形，迎接似水流年如
期走向新的彼岸。

金灿灿的麦穗，在窗口摇曳，用丰腴的身
姿，拥抱岁末闯进来的团圆、健康和平安。

脆生生的鸟音，在窗口睍睆，用清脆的乐

符，吟唱东方冉冉升起的第一缕红日。
剪一刀祝福，祝福如浆，划进浩瀚宇宙，把航天员

的飒爽英姿与飞天梦想炫耀得星光灿烂。
剪一刀期盼，期盼如雨，濡渥平畴沃野，把五谷丰

登的心愿茁壮得色彩斑斓，将“民以食为天”的“压舱
石”雕塑得巍峨如磐。

贴一帧问候，问候如电，照耀执甲逆行的白衣天
使。把医者仁心的大爱和舍身取义的无畏，拷贝得纯
洁如兰。

贴一帧祈求，祈求如火，点燃钟灵毓秀的华夏大
地。用熊熊烈焰，焚烧纸船，送走瘟神，山河氤氲温
煦，万物回归安和，人民踔厉奋发，岁月再享静好。

倚窗眺望，让漫漶于岁月深处的年俗显影，在温
暖如春的居室品尝珍馐佳酿溢出的幸福温馨。

走到窗前，把窗花熨贴得美轮美奂，让传统文化
辐射迷人的魅力，盛满时代的内含。

焰火腾腾
踏着年的节奏，放飞悦耳的天籁之音，在雄浑激

越的旋律中，欣赏碧落和大地交织的吉祥图腾。
请看，人们抱着形状各异的炮仗走出家门，在院

落的空地上安放喜悦，小心翼翼点燃后，迅速躲到安
全地段，目光随着喷涌而出的火焰上下舞动。孩子们
站在远处，捂着双耳，不停地欢呼雀跃，苹果似的小脸
闪烁着幸福的光晕。

霹雳炸响，清脆嘹亮，恰似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嘎——”五彩的礼花点燃深邃的夜幕，“咚——”矫健
的火球挣脱羁绊飞向太空；“大地红”炒豆似地爆裂，
像一条条红色的火龙在急剧蠕动；“启鸣笛”宛若一门
门迫击炮，你追我赶直射苍穹；“窜天猴”身手敏捷，钻
入瑶台，大闹天宫……起伏跌宕，雷霆万钧；蒙络摇
缀，火树峥嵘。

一束束光华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一朵朵礼花缤纷
为璀璨的笑容。东风夜放花千树，星雨披拂万家明。
那是光与亮的优美契合，那是声与彩的自然交融；那

是信念与力量的同向集聚，那是现实与梦想的
同频共振。

我们享有春和景明的盛世康靖，我们必将
迎来复兴大梦的辉煌美景。

□董国宾

大红灯笼挂起来
迎佳节过大年
年是 365个期盼
是中国人的盛典
是千年大树长满感慨的年轮
又走进下一个绚丽的春

大红灯笼挂起来
节日成了笑脸
笑脸里全是祥和如意
闪亮的眸子闪烁着喜悦的年景
团聚和乐是年景的根
年夜饺子是年的大树结出的醉人的

果子

大红灯笼挂在年的大树上
那红红的心脏呀
把幸福摘来
将美好装进吉祥筐
万户融乐
世代安详

大红灯笼挂在年的大树上
红红的年节里
爆竹炸响梦想
春联送来祝福
老人是一串串感叹号
小孩是一筐筐甜蜜果

春天，最初的眷恋
（外一首）

□李惠艳

在迎面走来的春风中
那 365个日子的点点滴滴
在季节的轮回中多了一圈涟漪
生命年轮在旅途的颠簸中
一次次眺望远方的憧憬

飘逸在节日的音符
在时间的牵引中火红起来
随早归燕子的报春声
洋溢在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上
所有的诗情画意在浓郁的音乐中
美丽成千古不变的风景

置身于如痴如醉的春节
总有一种心跳的感觉
来自遥远的故乡
总有一种殷实的企盼
来自亲人至真至纯的双眸

当飞翔的羽翅
从冬日的湖泊轻轻掠过时
被视线触及的阳光
便生长成春天最初的眷恋
而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飞来的分明是一种关爱与祝愿

思念的表情

蓄谋已久的呢喃
走过新年相聚的温馨时刻
被虔诚守望的情怀
凝聚成一段古香古色的风景
宛如沾满衣襟的思念
连同那一束盛开许久的浪漫
在流星的记忆中刻骨铭心

能够听懂的音符
是漫过眼帘的灿烂微笑
和一路而来的祝福
抑或是对远方纯朴的向往
酿香了日渐成熟的表情

在走进生命的那一刻
聆听清清的溪水
潺潺地从手指间流过
宛若腼腆的言辞
勾勒出灵魂深处生命的密码

无数次的携手走过
在瞬间的回首间
成为心中的一次次感动
飘忽不定的云彩
在潮涨潮落的上空延伸
展示一种青春的辉煌和逶迤

大红灯笼挂在
年 的 大 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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